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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樹
榮
導
演
的
︽
馬
克
白
︾
是
由
倫
敦
莎
士

比
亞
環
球
劇
場
及
香
港
藝
術
節
聯
合
委
約
製

作
，
在
去
年
八
月
已
於
倫
敦
首
演
。
莎
士
比
亞

是
環
球
劇
場
奠
基
者
之
一
，
環
球
劇
場
便
是
孕

育
這
位
大
劇
作
家
的
搖
籃
之
一
。
香
港
製
作
的

莎
士
比
亞
劇
目
能
夠
在
這
個
劇
院
上
演
，
是
一
件
很

有
意
義
的
事
情
。
我
沒
空
到
倫
敦
看
它
的
首
演
，
倒

在
香
港
藝
術
節
重
演
時
看
了
。

在
鄧
樹
榮
的
︽
馬
克
白
︾
中
，
馬
克
白
和
妻
子
馬

克
白
夫
人
穿
上
今
天
的
衣
服
，
但
其
他
人
的
服
裝
卻

是
中
國
古
代
。
一
開
場
時
，
字
幕
以deja

vu

︵
既
視

感
︶
解
釋
二
人
跟
着
在
戲
中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
所
以

他
們
是
現
在
的
人
物
。
其
餘
人
物
在
他
們
的deja

vu

中
出
現
，
所
以
穿
上
古
裝
，
卻
不
知
道
是
否
真
的
存

在
。

D
eja
vu

字
面
解
作
似
曾
相
識
，
即
我
們
在
腦
海
中

閃
出
其
實
從
未
遇
上
的
事
情
或
場
景
，
卻
彷
彿
好
像

在
某
時
某
地
經
歷
過
，
令
我
們
有
一
種
似
曾
相
識
的

感
覺
。
在
︽
馬
︾
劇
中
，
這
對
現
代
夫
婦
到
底
有
沒

有
經
歷
過
那
段
發
生
在
古
代
驚
心
動
魄
、
因
野
心
而

最
後
雙
雙
賠
上
性
命
的
弒
君
記
？
連
他
們
也
不
肯

定
。
導
演
加
入
了
這
個
演
繹
，
一
齣
劇
頓
時
變
成
實

質
上
不
存
在
，
只
是
二
人
腦
海
中
一
些
影
像
或
活
動
。
就
好
像

我
們
追
看
了
數
十
載
的
叮
噹
和
大
雄
的
故
事
，
最
後
作
者
告
訴

你
，
原
來
我
們
一
直
以
來
所
看
到
二
人
如
何
相
知
相
愛
的
動
人

故
事
和
教
人
感
動
得
掉
淚
的
友
情
，
其
實
只
是
患
上
自
閉
症
的

大
雄
腦
海
的
幻
象
而
已
。
當
然
，
一
場
只
令
觀
眾
經
歷
兩
小
時

的deja
vu

的
殺
傷
力
自
然
無
法
一
朝
摧
毀
讀
者
數
十
載
的
感
情

和
信
任
。

舞
台
劇
本
來
就
是
虛
幻
的
。
無
論
劇
本
故
事
是
否
現
實
生
活

的
再
現
，
台
上
演
員
的
感
情
如
何
真
摯
，
佈
景
設
置
如
果
像

真
，
觀
眾
如
何
因
看
得
投
入
而
付
出
淚
水
和
笑
聲
，
只
要
幕
一

下
，
剛
才
演
員
所
經
歷
的
一
切
，
觀
眾
所
看
到
的
一
切
，
全
都

立
即
不
再
存
在
，
因
為
它
本
來
就
是
假
的
，
不
是
現
實
生
活
中

確
實
存
在
過
的
。

舞
台
上
的
戲
本
來
已
經
不
是
真
實
的
，
︽
馬
︾
劇
中
那
對
夫

婦
自
然
亦
是
虛
構
的
戲
劇
人
物
。
可
是
，
我
們
這
次
在
舞
台
上

看
到
的
並
不
只
是
由
一
班
香
港
演
員
演
繹
一
個
莎
士
比
亞
的

︽
馬
克
白
︾
劇
本
，
而
是
這
對
夫
妻
︵
或
一
男
一
女
︶
在
腦
海

中
經
歷
的
一
段
弒
君
案
。
當
夫
妻
二
人
返
回﹁
現
實﹂
︵
這
兩

個
角
色
的
現
實
，
而
非
觀
眾
的
現
實
︶
時
，
他
們
和
我
們
才
知

道
原
來
他
們
沒
有
︵
或
未
必
︶
殺
了
鄧
肯
王
。
不
過
，
他
們
不

太
肯
定
，
所
以
他
們
在
舞
台
上
猶
豫
。

他
們
當
然
不
可
以
肯
定
，
因
為
誰
敢
保
證
弒
君
犯
上
的
事
情

真
的
沒
有
發
生
呢
？
只
要
一
天
有
人
類
的
話
，
一
天
就
會
有
野

心
與
人
並
存
。
當
眾
人
都
抬
頭
望
着
上
層
擁
有
的
權
勢
財
位

時
，
總
有
一
雙
手
會
像
初
時
的
馬
克
白
夫
人
般
，
按
捺
不
住
不

介
意
沾
上
別
人
的
血
吧
？

Deja vu中的馬克白

上
文
說
到
，
曾
經
的
北
京
是
到
處
是
水
的
澤
國
，

有
河
，
有
湖
，
有
淀
，
有
泉
，
五
大
水
系
繞
城
而

過
。
北
面
是
連
綿
起
伏
的
燕
山
，
西
面
是
太
行
山
餘

脈
，
今
天
的
昌
平
、
海
淀
、
門
頭
溝
都
是
半
山
區
，

水
穿
山
而
過
，
成
了
泉
。
一
方
水
養
一
方
人
，
正
是

這
種
山
水
，
助
長
了
北
京
的
皇
氣
，
成
為
帝
王
定
都
北
京

的
原
因
。

研
究
宮
廷
御
膳
的
餐
單
，
發
現
慈
禧
老
佛
爺
最
愛
吃

的
，
用
得
最
多
的
是
鴨
子
。
帝
王
家
一
頓
飯
上
百
道
菜
，

鴨
子
佔
了
五
分
之
三
：
酥
燜
肥
鴨
、
三
鮮
鴨
子
、
鴨
條
燴

海
參
、
鴨
湯
白
菜
、
鴨
丁
溜
、
鴨
四
寶
、
樟
茶
鴨
、
烤
全

鴨
。
到
了
宣
統
皇
帝
，
早
已
比
不
上
老
佛
爺
的
排
場
，
但

一
樣
是
鴨
子
用
的
最
多
，
一
份
宣
統
二
年
的
分
例
肉
雞
鴨

冊
記
載
：
每
日
用
肥
鴨
九
十
隻
，
一
年
用
幾
千
隻
。
皇
宮
吃
的
是
最

好
的
，
用
的
是
北
京
潮
白
河
養
育
的
白
河
浦
鴨
，
個
頭
大
、
皮
薄
肉

嫩
、
肥
瘦
相
間
、
沒
有
腥
氣
。
鴨
好
主
要
靠
水
，
首
先
水
好
，
其
次

鴨
子
吃
的
飼
料
好
，
吃
的
是
玉
泉
山
泉
水
育
出
來
的
京
西
稻
。
玉
泉

山
的
泉
水
歸
屬
皇
家
專
用
，
王
府
都
沒
有
資
格
，
恭
王
府
建
在
什
剎

海
，
為
的
就
是
引
進
水
源
，
自
家
種
植
水
稻
養
鴨
和
魚
。

烤
鴨
曾
是
北
京
一
絕
，
現
在
大
江
南
北
處
處
都
有
，
幾
乎
家
家
飯

館
都
會
做
烤
鴨
，
而
北
京
全
聚
德
的
烤
鴨
，
仍
然
比
任
何
地
方
的
烤

鴨
好
吃
，
烤
製
方
法
都
一
樣
，
根
源
在
於
鴨
子
好
，
雖
然
現
在
的
鴨

早
已
經
是
人
工
培
育
，
怎
麼
也
留
下
一
點
祖
上
的
基
因
。
鴨
子
生
長

在
水
系
豐
足
的
地
方
，
天
下
最
好
的
泉
水
是
北
京
京
西
玉
泉
山
的
泉

水
，
乾
隆
皇
走
南
闖
北
，
十
下
江
南
，
卻
給
這
裡
題
為﹁
天
下
第
一

泉﹂
，
看
來
他
是
比
較
過
。

從
北
京
一
八
六
零
年
拍
攝
的
最
早
一
張
照
片
看
到
，
那
時
候
北

京
，
整
座
城
一
半
是
鮮
花
，
一
半
是
綠
樹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末
新

中
國
成
立
，
不
知
怎
麼
定
位
，
古
都
皇
城
北
京
主
要
發
展
工
業
，
要

站
在
天
安
門
城
樓
上
，
往
南
一
看
全
是
煙
囪
，
工
廠
不
能
起
在
河
上

樹
林
中
，
先
要
填
河
砍
樹
。

北
京
北
邊
靠
近
亞
運
村
有
一
處
售
房
，
招
牌
是﹁
比
鄰
原
始
森

林﹂
。
沒
說
錯
，
北
京
古
代
確
實
有
森
林
，
北
京
城
的
西
邊
和
北

邊
，
都
是
一
望
無
際
的
原
始
森
林
。
燕
國
時
，
這
裡
就
盛
產
栗
子
與

棗
，
如
今
的
密
雲
、
懷
柔
，
還
號
稱
是
棗
和
栗
子
的
原
產
地
，
可
惜

棗
已
經
不
甜
了
，
得
吃
新
疆
的
，
栗
子
也
得
改
吃
天
津
良
鄉
的
了
。

填
河
、
砍
樹
、
拆
橋
。
填
了
龍
鬚
溝
，
填
了
大
明
溝
，
填
了
柳
蔭

街
，
填
了
太
平
湖
，
李
廣
橋
、
白
石
橋
、
甘
石
橋
、
大
通
橋
…
…
沒

有
了
水
，
要
橋
何
用
，
空
留
下
一
個
名
號
。﹁
胡
同﹂
一
詞
來
自
蒙

語
的
音
譯
，
是
水
井
的
意
思
，
可
見
元
大
都
的
時
候
，
有
多
少
胡
同

就
有
多
少
水
井
。
如
今
北
京
的
井
都
乾
了
，
再
打
不
出
地
下
水
。

世
間
萬
物
，
我
們
善
待
它
們
，
它
才
會
善
待
我
們
。

不曾想過

穿
越
日
本
本
州
島
和
北
海
道
之
間
的
津
輕
海
峽
的
北
海
道

新
幹
線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開
業
，
但
預
計
開
通
後
的
乘
車
率
不

會
太
高
。
現
在
的
上
座
率
僅
為
百
分
之
二
十
四
，
其
餘
的
時

間
都
是
拍
烏
蠅
。
北
海
道
新
幹
線
連
接
位
於
本
州
島
的
青
森

和
北
海
道
的
函
館
，
全
長
一
百
四
十
八
點
八
公
里
。
北
海
道

新
幹
線
開
通
後
，
位
於
日
本
列
島
北
端
的
北
海
道
將
可
以
通
過
新

幹
線
與
日
本
本
州
和
南
端
的
九
州
島
連
接
起
來
。
從
函
館
到
東
京

最
短
只
需
四
小
時
零
兩
分
鐘
，
將
加
大
北
海
道
與
日
本
東
北
、
關

東
地
區
的
交
流
。
不
過
，
這
是
一
條
非
常
昂
貴
的
高
速
鐵
路
，
遠

遠
貴
過
了
乘
坐
飛
機
，
一
個
單
程
要
一
千
六
百
港
元
，
而
且
時
間

不
經
濟
，
還
多
了
兩
個
半
小
時
。
和
中
國
的
高
鐵
價
格
相
比
，
大

概
高
出
了
八
倍
。
所
以
，
日
本
的
高
速
鐵
路
說
有
能
力
和
中
國
的

高
速
鐵
路
爭
奪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市
場
，
完
全
是
一
個
神
話
，
不
值

得
相
信
。

新
增
的
長
約
一
百
四
十
八
公
里
的
線
路
開
通
後
，
造
價
為
一
百
三

十
五
億
港
元
︵
香
港
的
造
價
二
十
六
公
里
為
九
百
六
十
億
元
，
豪
華

的
投
資
主
要
放
在
西
九
龍
車
站
和
天
幕
︶
，
但
建
築
了
十
一
年
之

久
。
火
車
最
高
每
小
時
二
百
六
十
公
里
。
北
海
道
知
事
高
橋
春
美
表

示
，
希
望
今
年
晚
些
時
候
，
遊
客
可
以
搭
乘
子
彈
頭
列
車
前
往
北
海

道
賞
櫻
，﹁
北
海
道
即
將
進
入
旅
遊
旺
季
，
我
希
望
遊
客
們
可
以
通

過
新
開
通
的
新
幹
線
線
路
來
到
這
裡
。﹂

北
海
道
的
櫻
花
，
五
月
開
放
。
但
是
最
漂
亮
的
櫻
花
，
不
在
北
海
道
，
而
是

在
本
州
最
北
部
的
新
青
森
。
乘
坐
火
車
追
逐
櫻
花
的
人
，
大
約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到
五
月
二
日
從
東
京
北
上
，
角
館
的
櫻
花
會
先
開
，
接
着
是
盛
岡
，
再
接
着
是

弘
前
。
櫻
花
開
放
的
時
間
說
不
準
確
，
如
果
突
然
放
晴
，
櫻
花
在
三
天
之
內
就

會
盛
開
，
第
五
日
就
會
是
花
事
凋
零
，
一
派
非
常
淒
涼
的
景
象
，
拍
照
的
人
會

非
常
失
望
。
所
以
，
很
難
掌
握
盛
開
的
頭
三
天
，
完
全
是
靠
運
氣
。

不
過
拍
不
了
櫻
花
盛
開
的
景
象
，
也
可
以
遊
覽
弘
前
古
城
，
有
着
美
麗
的

天
守
閣
城
堡
，
日
本
海
岸
城
市
金
澤
也
值
得
一
遊
。
日
本
人
有
一
句
俗
語

說
：﹁
在
死
之
前
，
一
定
要
去
看
一
看
弘
前
古
城
的
櫻
花
。﹂
即
是
說
，
看

了
其
他
地
方
的
櫻
花
不
算
數
，
弘
前
古
城
的
櫻
花
是﹁
日
本
第
一
櫻
花﹂
。

最
佳
賞
櫻
時
期
為
日
本
的
黃
金
周
︵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開
始
︶
期
間
，
每
年
舉

辦
的﹁
弘
前
櫻
花
祭﹂
都
能
吸
引
海
內
外
超
過
二
百
萬
人
前
來
。
公
園
內
除

了
主
要
的
染
井
吉
野
櫻
以
外
，
垂
枝
櫻
、
八
重
櫻
等
，
種
植
約
五
十
種
、
兩

千
六
百
棵
的
櫻
花
樹
。
弘
前
公
園
內
生
長
的
櫻
花
，
平
均
一
個
枝
芽
上
會
同

時
有
四
至
五
個
花
苞
，
有
時
甚
至
多
達
七
個
，
以
豐
盈
的
花
量
為
特
色
。
此

外
，
平
均
壽
命
為
六
十
年
左
右
的
染
井
吉
野
櫻
，
在
弘
前
公
園
內
就
有
一
千

二
百
棵
，
甚
至
一
百
年
以
上
的
也
有
超
過
三
百
棵
。
有
別
於
不
斷
往
上
生
長

的
新
生
櫻
花
樹
，
橫
向
擴
散
；
老
櫻
花
樹
載
花
枝
芽
垂
下
，
就
有
點
像
柳
樹

般
柔
軟
，
顯
得
格
外
優
雅
。
初
次
造
訪
的
遊
客
，
無
不
被
弘
前
公
園
盛
開
的

櫻
花
所
驚
艷
。

乘日本高鐵追櫻花

本
來
標
題
選
︽
精
彩
華
麗
轉
身
︾
，
港
譯
︽
華
麗
轉
身
︾
已
不
精

彩
，
加
上
精
彩
二
字
，
人
家
以
為
整
條
標
題
是
戲
名
呢
！

原
名
︽T

he
D
ress
M
aker

︾
︵
裁
縫
︶
有
點
摸
不
着
頭
腦
，
原
本

吸
引
我
的
不
是
女
主
角
琦
溫
絲
莉
︵K

ate
W
inslet

︶
，
也
不
是
我
老

本
行
時
裝
設
計
︵
近
年
傳
統
媒
體
報
道
的
時
裝
，
除
極
少
數
例
子
，
基

本
全
是
廣
告
，
看
得
人
疲
勞
︶
，
茱
迪
戴
維
斯
︵Judy

D
avis

︶
，
本
戲
第

二
女
主
角
才
是
吸
引
我
看
戲
的
衝
動
，
之
前
已
在
本
欄
寫
過
這
位
開
拓
澳
洲

演
員
走
上
國
際
之
路
的
元
老
。

可
惜
時
尚
雜
誌
、
媒
體
已
將﹁
華
麗﹂
用
得
過
了
頭
，
過
分
白
熱
，
既
有

林
奕
華
導
演
、
張
艾
嘉
領
銜
主
演
的
著
名
舞
台
劇
，
亦
有
無
綫
同
名
劇
集
，

這﹁
華
麗
轉
身﹂
四
個
字
已
毋
能
吸
引
！

原
本
神
來
之
筆
，
透
露
主
人
翁
藉
時
裝
、
以
華
麗
將
自
己
轉
型
，
從
巴
黎

回
到
杳
無
人
煙
的
故
鄉
，
服
務
社
群
以
華
衣
美
服
重
新
插
隊
不
單
止
，
還
將

前
塵
重
整
，
將
自
己
含
冤
被
屈
、
母
親
一
生
屈
辱
一
一
解
放
。
本
戲
精
彩
之

處
不
在
含
辛
茹
苦
母
女
平
反
昭
雪
，
而
是
處
理
以
看
得
觀
眾
心
花
怒
放
黑
色

悲
喜
劇
，
貫
徹
澳
洲
電
影
有
別
一
般
北
半
球
傳
統
以
另
類
繽
紛
的
演
繹
。

偏
好
無
客
觀
可
言
，
喜
歡
便
是
喜
歡
！

面
對
七
十
後
、
八
十
後
在
媒
體
、
經
理
人
公
司
多
年
推
波
助
瀾
造
神
，
剛

剛
大
事
紀
念
十
三
年
前
跳
下
文
華
東
方
酒
店
自
殺
的
張
國
榮
，
又
怎
會
是
我

們
相
識
於
微
時
的Lesley

？

他
們
眼
中
前
無
古
人
、
幾
乎
後
無
來
者
的
封
神
，
怎
會
是
我
們
眼
中
好
學

不
倦
，
全
情
投
入
演
藝
事
業
其
中
一
位
藝
人
？

琦
溫
絲
莉
，
從
︽
傲
慢
與
偏
見
︾
提
名
奧
斯
卡
最
佳
女
配
角
到
︽
讀
愛
︾

得
金
像
獎
影
后
，
中
間
不
斷
問
鼎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
拍
過
無
數
叫
好
叫
座
電

影
，
例
如
影
史
上
至
熱
賣
電
影
之
一
︱
︽
鐵
達
尼
號
︾
。

深
信
她
好
戲
、
演
技
非
常
了
得
，
也
極
欣
賞
她
的
作
品
，
然
而
並
非
我
首
選
那
杯

茶
，
缺
乏
一
份
神
來
之
筆
的
吸
引
力
。
澳
洲
出
口
國
際
女
演
員
中
至
愛
亦
是
影
后
級
人

馬
：
姬
蒂
白
蘭
芝
、
茱
迪
戴
維
斯
、T

oniC
ollette

，
卻
非
妮
歌
潔
曼
。
尤
其
白
蘭

芝
，
自
從
︽Elizabeth

︾
直
情
封
為
演
員
一
號
。

看
過
︽
華
麗
轉
身
︾
，
一
位
英
國
演
員
演
繹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內
陸
澳
洲
人
，
見
轉

機
，
往
後
不
會
再
將
琦
溫
絲
莉
冷
待
，
可
見
︽T

he
D
ress
M
aker

︾
吸
引
指
數
非
比
尋

常
。
猶
如
白
蘭
芝
夥
拍
老
牌
大
明
星
羅
拔
烈
福
，
拍
攝
了
︽T

ruth

︾
，
兩
套
電
影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出
品
一
應
影
展

當
中
，
除
了
前
者
在
本
國

澳
洲
之
外
，
幾
乎
無
影
無

蹤
，
啊
…
…
剛
好
相
反
，

筆
者
看
得
眉
飛
色
舞
，
超

越
任
何
一
套
二
零
一
六
奧

斯
卡
提
名
電
影
，
除
卻
獲

得
最
佳
外
語
片
的
匈
牙
利

作
品
︱
︽Son

ofSaul

︾！

愛上《華麗轉身》

叫
工
人
去
買
菜
，
最
怕
工
人

﹁
打
斧
頭﹂
，
即
是
工
人
虛
報
價

款
，
把
差
額
據
為
己
有
。
所
以
現

在
的
工
人
，
都
到
超
市
去
買
菜
，

有
單
據
為
憑
也
。
自
己
去
買
菜
，

最
怕
被
人
呃
秤
，
即
是
買
兩
斤
肉
實
際

只
得
一
斤
半
。

新
聞
都
報
道
過
，
賣
肉
的
會
把
肉
泡

過
水
，
令
重
量
加
了
水
分
進
去
。
賣
螃

蟹
的
，
用
泡
過
水
的
水
草
去
綁
螃
蟹
，

重
量
就
加
進
了
水
泡
水
草
的
重
量
。
而

在
磅
秤
上
做
手
腳
的
，
買
的
人
看
到
磅

秤
是
兩
磅
，
實
際
可
能
只
有
一
磅
半
。

最
近
看
遼
寧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
談

正
衡
著
的
︽
說
戲
講
茶
唱
門
歌
︱
︱
江

南
舊
事
裡
的
小
民
風
流
︾
，
有
一
篇

﹁
鄭
五
八
講
的
釘
秤
的
故
事﹂
，
說
的

就
是
鄭
五
八
這
人
做
秤
的
故
事
，
故
事

裡
除
了
說
到
製
秤
之
所
以
叫
做
釘
秤
，

是
因
為
秤
桿
上
的
星
花
全
都
是
手
工
一

個
星
一
個
星
的
釘
上
去
的
。
此
外
，
還
說
到
釘
秤

是
一
項
良
心
的
活
，
因
為
總
會
遇
上
有
人
來
要
求

﹁
做
鬼
秤﹂
的
。
鄭
五
八
就
遇
上
這
麼
一
個
人
，

未
開
口
說
話
，
就
先
掏
出
一
把
錢
來
，
然
後
說
工

錢
可
以
多
付
，
但
一
定
要﹁
做
鬼
秤﹂
。

這
鄭
五
八
於
是
對
那
人
說
了
一
個
故
事
，
說
從

前
有
個
賣
饃
饃
的
人
，
剛
做
生
意
時
，
要
釘
秤
的

人
把
秤
做﹁
嫩﹂
一
點
，
就
是
說
一
斤
饃
實
際
只

有
十
五
両
，
工
錢
另
加
二
両
銀
子
。
交
待
完
了
就

離
開
，
誰
知
那
人
的
老
婆
來
到
，
叫
釘
秤
的
人
把

秤
做﹁
老﹂
一
點
，
就
是
秤
顯
示
一
斤
，
但
實
際

上
饃
卻
有
十
七
両
，
賞
錢
之
外
，
要
保
密
。
結
果

是
，﹁
老﹂
秤
秤
出
了
奇
蹟
，
生
意
盈
門
，
愈
做

愈
火
，
因
而
發
了
大
財
。

這
道
理
其
實
很
簡
單
，
買
一
斤
得
十
七
両
，
誰

不
紛
紛
幫
襯
？
買
一
斤
只
得
十
五
両
，
除
非
不
知

道
，
知
道
後
誰
還
會
再
來
？
所
以
，
如
果
每
個
家

庭
都
有
一
個
磅
秤
，
被
同
一
家
店
呃
秤
的
機
會
就

只
能
有
一
次
。

我
也
有
過
被
呃
秤
的
時
候
，
不
過
是
心
甘
情
願

的
，
因
為
過
年
前
買
桔
子
，
都
挑
帶
枝
葉
的
，
好

看
嘛
，
重
一
點
又
有
什
麼
關
係
？

呃秤

上個月的一個清晨，早飯後像平常一樣，我第
一件事便是打開電腦，登陸網易郵箱。不料，一
則消息猛然撞入眼簾：「現代電郵之父湯姆林森
去世」。
隨後的幾天，為紀念湯姆林森，各大門戶網站
都刊登了他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個大大的
@，一臉鬍鬚的雷．湯姆林森，身着便裝，斜靠
在椅子上，雙手放在腦後，面帶微笑，表情平
靜。
然而，我的心情卻難以平靜，我想找到更多他
的資料，想了解他的家庭、工作和人生經歷，可
是很少，互聯網如此發達，資訊龐雜，可關於他
的信息卻只有那麼幾條，單調、乾澀。
但是他的發明創造，他的靈機一動，對這個世
界來說並不簡單。E-mail的出現，一個全新交流
工具的問世，使數億人的生活和溝通方式從此改
變。從一個大洲向另一大洲發封信件，只是幾秒
鐘的事情，這在五十年前，起碼要費時半月甚至
數月，那時的人，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
奇蹟。時至今日，全球有數億人每天使用電子郵
箱，它給人們帶來了太多的便利。
2003年春，我買來了自己的第一台電腦，學着
上網、找資料、輸入文字、傳送稿件、修改文
章，幾個月後註冊了電子郵箱。以前，寫好一篇
文章，欲投往某家刊物，須到郵局掛號寄出，費
時又費力，現在有了E-mail，敲幾下鍵盤，輕點
鼠標，稿件就發出了，便利又快捷。2006年，我
的孩子到澳洲留學，最初幾年與他聯繫，我都是

用E-mail，讓他將在悉尼的學習、課業情況，對
老師和同學的印象，以及租住與打工事宜，寫信
告訴我。千山萬水，遠隔重洋，電子郵箱展示了
強大功能，孩子發來的信，不用一分鐘，就顯示
在我的電腦上。此外，近年來，我自己的寫作重
心有了變動，寫社會評論少了，較多寫些讀書札
記和文化隨筆，寫好後也是通過郵箱寄給一位朋
友，由他審讀和編輯，然後投給報章。
說到寫信，我寫第一封信的時間，可以上溯到

上世紀70年代初。那時我正上小學，逢戰備疏
散，被送回安徽老家。遙遙千里，讓母親常常掛
念，我用歪歪扭扭的字體和稚嫩的筆調，給母親
寫了幾封問候平安並匯報學習情況的家書，母親
閱後，回信稱備感欣慰。
一年後，便回城了，上了幾年中學，又被當作

知識青年送去上山下鄉。來到農村沒幾天，好像
突然長大了，好懷念剛剛過去的學生時光，想念
高中時關係不錯的同學。那時電話稀罕得很，與
同學聯絡，都是寫信。我的同桌同學姓李，他身
體不好，沒有下鄉，但他志向頗大，特別想去當
兵，我們每周通一兩封信，交流思想，探討人
生。1977年春，他瞞着父母，跑到太原找在部隊
裡的叔叔，令家人一團忙亂，事後給我寫來一封
長達十幾頁的信，述及離家經過，傾吐心願。
現在四五十歲的人，應該大都用筆寫過信，而

且，我相信，其中多數人寫的多數信件，都是寫
給戀人的。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電話都是稀
缺資源，裝一部電話，僅初裝費就要四五千元

的。那時戀人之間的聯繫，多是經過書信，即便
兩人在同一城市，也是如此。1979年到1983年，
我當時的女友在一所大學唸書，我在工廠上班，
我們平時書信往來，如果想要見面，也是在信裡
寫明時間地點，提前一天發信，雙方準能如約相
見。1984年她畢業後分配到邯鄲，幾個月後到山
東大學進修，我那時已從工廠辭職，去濟南看過
她一回。當年12月，由於課業較多，加之郵路不
暢，我有一周時間沒有接到她的信，以為她生病
了，或是出了什麼意外，心裡焦急萬分。當時我
沒了收入，手頭拮据，買不起火車票，情急之
下，我甚至打算騎自行車跑600里到濟南找她。
父親看我着急，給我30元錢，我去買了凌晨2時
發車的火車票，然後到我租住的地方取衣物，一
進院門，看見腳下有一發白的東西，忙揀起來，
一看正是她寫來的信，我趕緊回屋打開，才知她
一切正常，只是近來較忙而已。我心裡一塊石頭
落了地，多日繃緊的神經終於鬆弛下來，唉，信
呀，分量「抵萬金」的書信呀！
書信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歷史源遠

流長。李斯的《諫逐客書》，司馬遷的《報任安
書》，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都是傳誦千
古的名篇。書信有心聲，書信有靈魂，書信燃燒
着生命的激情，書信還是人生的安慰。人們用書
信表達思想志向、喜怒哀樂，傳送想念、關懷和
感激。書信與遠方連在一起，把親朋好友連在一
起，將家事、國事、天下事連在一起。古時，
「魚」、「雁」均為書信的代指，「鴻雁幾時
到，江湖秋水多」，「須早寄魚書雁札，免望斷
白頭人」，「好把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
遠」，「故人應在千山外，不寄梅花遠信來」，
都是關於書信的名句。
然而，電子郵件的普及，給人帶來極大便利的

同時，對書信文化的損傷也有目共睹。許多人通
過E-mail發信，不再像過去用筆寫信那樣講究文
體、格式，只短短幾句，有的僅一兩句，20個字
不到，連稱謂和署名都省略了，說明白事情就
得。這對一些有書信情結的人來說，是很不舒服
的，他們會覺得對方不尊重自己，感覺受到了輕
慢。
可是，通信聯絡技術的發展，已是大勢所趨，
新電子媒介的問世，接二連三，層出不窮。在一
些新潮年輕人那裡，日常交往連E-mail都很少用
了，手機短信也不怎麼發了，他們多用QQ、微
信、微博等。效率的提高和交際成本（包括時
間、精力與經濟資源）的節省，對人的誘惑太大
了，幾乎難以抵禦。特別是微信，不僅可以寫
字，不僅費用低廉，還能隨時隨地語音交流，也
可以視頻聊天、發照片、發圖像、發表情，還能
發紅包和搶紅包。如此情勢下，今天仍堅持用筆
寫信的人，已寥寥無幾，傳統書信的優美修辭、
親切的筆跡、寫信的溫情和等信的期待，幾乎消
失殆盡。社交場合和朋友圈裡，流行的是140字
為上限的微博、符號化的短信、道聽途說的花邊
新聞、段子高手的搞笑傑作。
去年4月，一些網友晒出自己過去用筆寫的信

件，共同懷念「那個手寫書信的年代」。有人
說，書信文化代表了素養和鄭重其事，而今天，
則是一個「言而無信」的時代。書信的沒落，意
味着一種文化精神的流失。網友晒手寫書信、尋
找筆友，是對這種文化和精神品性的留戀，雖然
這並不表明人們真要回到手寫書信的時代。
技術因素在社會生活中已具有絕對優勢，如何

尊重人的精神需求，如何滋養人的心靈，避免技
術化、電子化對人性和感情的物化，就成為一件
值得關注的事情。

漸行漸遠的書信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每
個
人
都
會
說
謊
，
說
自
己
從

來
沒
有
說
謊
，
是
最
大
的
謊
言
。

謊
言
的
次
數
，
跟
壓
制
和
輿
論
的

環
境
成
正
比
；
謊
言
的
內
容
，
跟

性
別
、
文
化
、
宗
教
、
種
族
、
年

齡
和
社
會
經
濟
條
件
都
有
關
係
。

在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看
過
︽
伊
朗
式

分
居
︾
、
︽
伊
朗
式
離
婚
︾
，
到
今
年

電
影
節
看
︽
伊
朗
式
再
婚
︾
，
便
看
見

不
同
處
境
的
伊
朗
男
人
和
女
人
說
謊
的

故
事
。
把
這
三
部
曲
稱
為﹁
伊
朗
式
的

謊
言
系
列﹂
，
並
不
為
過
。

︽
伊
朗
式
再
婚
︾
道
盡
了
女
人
的
煎

熬
與
痛
苦
。
女
人
娜
希
年
輕
時
嫁
了
個

癮
君
子
。
一
個
因
毒
癮
而
傾
家
蕩
產
的

人
，
沒
有
資
格
說
愛
。
娜
希
下
定
決
心

離
婚
的
時
候
，
兒
子
已
經
長
大
到
經
常
說
謊
和
逃

學
的
年
紀
。
她
要
求
兒
子
跟
她
，
不
惜
滿
足
前
夫

的
條
件
，
包
括
不
能
再
婚
。
但
貌
美
的
她
終
於
愛

上
了
酒
店
東
主
，
兩
人
相
愛
，
只
能
在
伊
朗
社
會

獨
有
的
法
律
下
暫
婚
。
暫
婚
者
不
會
在
法
律
文
件

上
註
明
已
婚
，
她
希
望
藉
此
方
式
能
繼
續
撫
養
兒

子
，
但
還
是﹁
東
窗
事
發﹂
。

電
影
中
的
娜
希
在
此
情
此
境
下
每
天
不
斷
說

謊
，
不
停
奔
跑
，
為
生
計
、
為
看
管
兒
子
、
為
平

息
兩
個
男
人
的
焦
慮
，
惟
獨
忽
視
了
自
己
。
她
同

時
向
房
東
說
謊
，
向
好
友
說
謊
，
向
家
人
兄
弟
說

謊
。
兒
子
亦
同
時
向
老
師
說
謊
，
向
母
親
說
謊
，

只
是
難
忍
他
自
己
對
母
親
有
新
的
男
人
感
到
困

惑
。
於
是
，
娜
希
自
欺
欺
人
的
生
活
看
來
令
人
不

忍
，
也
不
知
道
她
的
快
樂
在
哪
裡
，
幸
福
是
什

麼
？
一
個
經
常
撒
謊
的
女
人
，
早
上
走
到
新
家
庭

那
邊
當
主
婦
，
下
午
周
張
金
錢
，
又
或
四
處
尋
找

逃
學
的
兒
子
。
前
夫
發
現
了
新
狀
況
，
挾
持
了
兒

子
，
娜
希
又
走
到
前
夫
家
門
前
呼
天
搶
地
，
撒
一

大
堆
謊
話
…
…

說
謊
的
人
即
使
有
了
愛
情
，
也
不
能
有
幸
福

感
。
新
丈
夫
問
得
好
：﹁
你
為
什
麼
又
要
說
謊
？

為
什
麼
不
能
好
好
把
事
情
說
出
來
，
一
起
坦
誠
面

對
？﹂
娜
希
無
言
以
對
，
因
為
說
謊
在
伊
朗
這
樣

奇
怪
的
社
會
，
已
是
女
人
生
存
的
工
具
。

伊朗式謊言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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